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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
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石智雷  彭锐城  王 璋

摘要： 近年来中国正面临着人口转变与经济转型的历史性交汇，如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是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在理论逻辑上，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呈现出不同的规

律。前工业社会时期，人口在增长和衰减间周期性摇摆；进入工业社会后，人口与生产力呈现结构性互动关

系；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代，人口要素的创新性转化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实践逻辑上，人口高质量

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人口总量充裕的规模效应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人口素质优良的创

新效应保障科技创新动力强劲，人口结构优化的结构红利促进生产要素组合效率跃升，人口分布合理的集

聚效应促进要素空间配置优化。在实践逻辑的指导下，可以从系统性观念谋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有效劳

动供给、市场需求引领几个方面展开具体措施，以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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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历史发展进程，每一次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都伴随着生产力的质变和跃迁。当前，以人工

智能、量子计算、基因工程与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将会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着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

远瞩，原创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重要概念，其内涵为“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

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①。这是马克

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现代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创新与发展，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指明道路。在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要重视人口这一基本条件。从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看，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所必需的劳动、知

识、技术、管理、资本、数据等要素，都以“人”为其主要载体；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看，科技创

新本质上是人才驱动，高层次领军人才是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的主力军。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②，进一步强调了人口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
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正面临两个重大转型。其一，经济发展模式正从过去粗放式、以

劳动力消耗型为主的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型。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我国依赖劳动力、土地、环境和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22&Z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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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等成本优势，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质量更优、效率更高、更可持续的先进生产

力，即生产力发展进入新质生产力阶段。其二，人口发展实现了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

出生率转变，走向从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近年来，中国正在经历人口的历史性

转变，主要体现为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面对人口新形势，党中央从战

略高度提出人口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标志着我国人口发

展进入新阶段。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同时步入新阶段的历史交汇期，促进新质生产力和人口高质

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口高质量

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关系？如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是当前亟须回答的

理论和实践命题。
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在理论层面，马尔萨斯最早论

述了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周期性摇摆规律，认为人口增长受到生产力的约束，当人口增长速度超出生

产力发展速度，会出现饥荒、营养不良和疾病等苦难抑制人口增长①。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

理论更加深入地论述了人口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既需要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的劳

动，也需要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维系劳动力供给②。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口和技术

进步的统一分析框架，认为在考虑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劳动力质量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生产力提升的

重要因素③。在实证层面，有关人口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文献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人口规模对生产

力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随着城市人口规模

的扩大，劳动生产率具有先增后降的“倒 U 型”规律④。但在当前发展阶段，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

效应仍然是区域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⑤。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有研

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医疗服务供给的增

加，这种负面影响逐渐减小⑥。该结论也在陶涛等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证实⑦。第三，人口素质对生

产力发展的影响。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⑧。同时，

加大对高校学科质量的投入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⑨。
现有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借鉴，但仍存在可推进之处：一是有关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研

究大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有关中国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在当前发展阶段，对于新质

生产力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的系统思考。二是目前有关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证

研究相互割裂，相关理论尚未转化为实践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方案或做法，更没有提出人口高质

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鉴于此，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人口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互动关

系；其次，结合中国实践和习近平经济思想，论述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

逻辑；最后，提出了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①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 页。
③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5 页。
④ 王智勇：《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基于 283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劳动经济研究》2020 年第 6 期。
⑤ 雷玮倩、焦利民：《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地理学报》2023 年第 8 期。
⑥ 沈可、孙慧琳：《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与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2024 年

第 2 期。
⑦ 陶涛、张毅松、韩杰：《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结构变动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人口学刊》2023 年第 1 期。
⑧ 张亮、邱斌、吴腊梅等：《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经济学》（季刊）2024 年第 2 期。
⑨ 范剑勇、张丰、唐为：《高校学科质量与区域科技创新》，《世界经济》202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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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人口与生产力关系转变都源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贝尔在其经

典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核心阶段，分别是人类依赖自然资源发

展传统行业的前工业社会、人类利用能源代替体力劳动并展开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工业社会，以及人类

开发信息、知识要素发展服务业的后工业社会①。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跨越都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方

式的进步，而人口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其与生产力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生产力

水平在影响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同时，还塑造着人们对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因此，不同社会发

展阶段中的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理论体现出人们重新认识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过程。
（一）马尔萨斯：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周期性摇摆

在几千年农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话题。最早

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其代表作《人口原理》就是对人口发展与生产力之间关

系的探讨。书中的核心观点是，物质资料增长将带来人口增长，但资源依赖型的低水平生产力难以维

持人口规模持续扩张，使得人口在增长和衰减之间周期性摇摆。因此，在前工业社会时期，人口发展

与生产力发展处于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中，人类始终无法走出人口增长与生产力不足的恶性循环。
这一观点是马尔萨斯基于“两个公理”和“两个级数”推论而来的，“两个公理”是指食物为人类生存的

必需品，两性之间的情欲也必然存在。在这两个基本前提下，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

若不加以限制，人口每 25 年将增加一倍；而物质资料则是以算数级数增长，哪怕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土地产量能在第一个 25 年增加一倍，在第二个 25 年也绝不会保持相同的增速。因此，人口的增殖力

将无限大于土地能够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陷阱”理论②。后来人们

将该理论公式化，确定了人口增长模型，即“马尔萨斯模型”③：

随时间变动的人口发展公式如下：

∆P ( )0 - t = P ( )t - P ( )0 （1）
式中，P ( )0 代表人口变动伊始的人口总量，P ( )t 为人口经过 t 年变动以后的人口总量，∆P ( )0 - t 是 t 时刻的

人口增量。那么，根据人口年增长率 r( )t = ∆P ( )t

P ( )t ∆t，可将公式进一步整理为：

P ( )t = P ( )0 e∫
0

t
r( )t dt

（2）
根据马尔萨斯对人口几何级数增长的描述，人口增长是以一种固定的增长率变化实现快速发展

的。所以，当我们将人口年增长率 r( )t 作为固定值代入公式可得：

P ( )t = P ( )0 ert （3）
其中，t 代表时间，P ( )t 为 t 时刻的人口数量，P ( )0 为 t0 时刻的人口数量，r 为人口年增长率。该定理验证

了“人口若不受限制，将以几何级数增加”的观点（见图 1），为马尔萨斯有关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

间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数理基础。在后续的研究中，英国人口变迁史也验证了这一定理的正确性④。
根据以上公式推导过程，“人口陷阱”理论如图 1 所示。

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67 页。
②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第 10 页。
③ 王存同：《再论马尔萨斯》，《中国人口科学》2008 年第 3 期。
④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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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人口与生产力的结构性互动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业化大生产使得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生产力不足抑制人口增

长，而是生产力发展导致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因此，马克思在前人基础上对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后人

口与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拓性研究，进而提出人口与生产力之间具有结构性互动的关系。
首先，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作了经典论述。生产力就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反映出的本质属性，而通过

人类体力和智力劳动过程，将自然界物质资料“人化”的过程①，就是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

上来讲，生产力是人作为社会历史创造者的主动能力，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该能力源于

“人的需要”，即从自然界获取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来维持生存的需要②。这种“需要”的必然性确定

了人类进行劳动生产以及形成生产力的必然性。除了物质生产过程，人类劳动生产还表现为社会关

系的生产，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到决定作用，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到反作用。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来看，“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③。这说明生产力形成于过去的生产实

践，是一种可以传承和发展的能力。这种既得力量与当下的生产活动相结合时，需要以生产要素的形

式存在，即马克思所说的“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当然，它要依靠工具并作用于原料”④。因

此，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的，“生产力是生产社会财富的力量和能力，它由劳动者、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所组成”⑤。从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来看，马克思继续将生产力水平定义为生产的

技术构成，也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会刻意将一部分劳动

者排除在就业岗位之外，形成一批产业后备军。那么，有工作的工人会在巨大的产业后备军竞争压力

下服从于资本，其从事的过度劳动又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后备军规模，工人阶级内部也因此产生了分

化。过度劳动迫使失业者无事可做，失业者也反过来迫使就业者服从过度劳动⑦。这种由生存资料

的再生产条件引发的人口相对过剩，表现为生产力对人的压迫。借由产品恒等公式可以深化理解这

一过程⑧：

W= c+ q+ s （4）
其中，W为产品价值，c代表生产的固定成本，q代表劳动价值（即工资），s代表剩余价值。当剥削率

x = s
q 固定时，可得成本利润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9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3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3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1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47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4 页。
⑦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733 页。
⑧ 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26 页。

图 1　“人口陷阱”理论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前文理论推导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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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q+ c

（5）

进一步将上式分子分母同除 q可将公式简化为：

p=
s q

1 + c/q
= x

1 + J
（6）

式中 J为生产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比例关系，代表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是资本

代替劳动力，即在 J= c/q的比例关系中，c值上升，q值下降，资本有机构成 J值上升。因此，在剥削率

x固定的情况下，利润率 p必然下降。这也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压

迫人口”的观点得到了验证。
其次，马克思在马尔萨斯的基础上对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全面的论述。

第一，生产力发展一定是人口发展与生产力的结合。正如马克思所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态如何，劳动

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在彼此互相分离的状态中，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也不过在可能性

上是生产的因素。不管要生产什么，它们都总是必须结合起来。”①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生产必然是人

与物结合的产物，是人力与物力以适当比例相匹配的结果。那么，不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之下，生产力

发展一定是人口与生产力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包含了人口在内的生产三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二，生产力发展需要人口发展作为载体。马克思认为，“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

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指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活动②，人类自身的生产则指人口增殖

和人类繁衍③。前一种生产是生产者的物化，后一种生产是生产者创造的物人化④。物质资料生产在

为人口发展提供生产、消费的物质基础时——需要通过人类的劳动实现生产过程，还需要人类自身的

再生产获得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只有在一定数量的人口环境下，生产力才可能形成，进而得到发展。
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两种生产”发展历史的对立统一。

第三，生产力发展是劳动分工合作方式变化的结果。生产力是人类获取生活所需物质资料的能

力，但“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⑤。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

人”属性，生产力发展离不开“个人共同活动方式”的发展。在他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

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

产力’”⑥。共同活动方式意味着个体之间的互动交往形式，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资本主

义时代，生产活动需要“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

协同劳动”⑦。这种基于社会分工形成的协作生产模式，“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生产效率，也创造了一种

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⑧。因此，生产力发展伴随着不同时代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

发展，而人口发展为这种“共同活动方式”的变化提供环境。
（三）熊彼特：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创新性转化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掌握特定科学知识、专业技能的人才和精英开始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力。熊彼特关注到人口素质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其核心观点“创新理论”以人口素

质为核心，重点探讨了掌握先进技术和具备企业家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如何运用科技、制度创新并将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9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80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32—533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378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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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生产力发展成果的过程。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变动的方式，这种方式并非静止

的，而是发展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发展的力量，即便不借助外力，资本主义

也能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破旧立新，以“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实现生产力发展。在熊彼特这里，

创新“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必须同生产的纯粹技术问题区别开来”①，“创造性的破坏”是以新

的产物代替了既有生产力，其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形式是新型生产力的产生。因此，创新是资本主义的

本质，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源。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

的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原材料和新企业组织来实

现经济发展。在实现创新的过程中，熊彼特特别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发现和创造市场、组织生产资

料、增加技术研发投入时的作用。作为资本主义的“灵魂”，企业家需要以资本作为其与市场的“桥

梁”，“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从而将生产也引入新的发展方向，而利用资本成功创新后

产生的利润和利息就是企业家“应得的合理报酬”②。这也是熊彼特与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观点在讨

论利润如何产生时的区别。后来，Aghion 和 Howitt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以数理模型的形式

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著名的“熊彼特增长理论”模型③：

Yt = At X α
t 0 < α< 1 （7）

其中，Yt为最终消费品，At为当期中间产品（技术研发）质量，反映 t 时期的技术水平，Xt表示 t时期为

生产中间产品投入的劳动力总量，α为市场垄断程度，值越低垄断程度越高，最终消费品对中间产品的

依赖程度就越小。在生产函数模型中，中间产品质量提升代表着创新的产生，每次成功创新会导致中

间产品质量提升 γ倍（γ> 1），那么在经历过多次创新后，中间产品质量A t = γA t - 1。由中间产品质量

提升带来的增长，意味着技术进步正是通过来自内部的“创造性破坏”实现生产力的提升，这为熊彼特

的创新理论提供了实证基础。
此外，熊彼特对人口发展影响生产力发展的论述集中在人口要素方面。一方面，人口质量直接关系到

劳动力质量，技术进步环境下的生产模式对劳动力素质有更高的要求。正如熊彼特所强调的，技术变革不

能被简单理解为可节省劳动力的工艺创新，引进新产品的同时需要增加新的生产部门，并以此刺激额外

的消费和就业④。在新生产部门中，技术进步并非表现为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劳动力投入需求减少，而

是能够适应新生产环境的高质量劳动力的增加，而劳动人口素质提高恰恰反映了人口质量方面的发展。
另一方面，具备特定素质的人群可以具有以技术创新引领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作用。熊彼特认为

的“企业家精神”，是先于他人的市场嗅觉、组织管理能力，同时还强调了其面对风险因素的能力。生

产的风险因素分为“技术失败的风险”和“商业失败的风险”，企业家在预见这些风险情况下，“要么将

其看作成本或开支，要么选择避开最大的风险，并寄希望于由风险导致的产品价格提升作为一种补

偿”⑤。这些规避风险的方法并不能直接创造利润，因此企业家在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组织生产的过

程中，需要为创新付出额外的代价。这些具备“企业家精神”特质的高素质人才，将资金投入技术研发

和组织管理，通过科技、制度创新的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
（四）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高级进阶与互动逻辑

1. 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高级进阶。人口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由不同社会阶段中的生产力

发展水平、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决定的。马尔萨斯对前工业社会时期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判断，受

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其“生产力约束人口”的观点是以农业社会中的生产方式为前提推论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第 14 页。
②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第 3 页。
③ Aghion P.，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1992， 60（2）， pp. 323-351.

④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第 41 页。
⑤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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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但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转变了人们的观

念。在生产力水平足以满足人口增长的情况下，马克思意识到生产力发展需要在人的劳动过程中实

现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良性互动，资产阶级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剥削才是阻碍人口再生产的关键。
因此，改变绝大多数劳动者长期贫困的局面，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并实现经济制度创新成为促进生产力

发展的驱动因素。到后工业时代，以熊彼特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现了生产力进步依赖于具备“创

新精神”的企业家在组织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然而，这种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只局限于掌握生

产资料的企业家层面，并未承认广大劳动者对创新的贡献。在此观念指导下的创新驱动理念不能最

大程度地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所以，立足我国经济发

展新阶段，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强调所有阶层劳动价值、创新能力的观点为基础，发挥各类高素质人

才创新转化能力，重新认识人口与生产力关系是历史进阶的必然结果。
2. 经济发展目标在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互动逻辑中转变。人口发展既是工具，也是目的，生产力

发展既是目的，更是工具。从马尔萨斯到马克思，人口与生产力何为经济发展目标的观念发生了转

变。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以其自然属性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人口现象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因

而人口发展规律也仅遵循自然规律。这种只重视人口数量特征而忽视人口社会属性的观点，未能指

出人口为生产提供劳动力的工具性作用，更没有点明人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目的性意义。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进一步明确了人口与生产力的双向互动关系，批判了单纯以

生产力发展为目的、以人口发展为工具的经济发展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发展将人口作为

劳动力要素纳入生产过程，此时，人口和固定成本的比例构成资本有机构成，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
也就是说，人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生产力要素的形式存在，人口只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

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人口提供的劳动力会被资本所替代，这种将人口作为工具的发展方式将会导致

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难以维系，最终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所以，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

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①。由此而言，人口与生产力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即人口发展可以为生产力提

供工具性作用，但生产力发展更应该以促进人的再生产为目标而服务于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

标，由此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生产力发展持久供能。

三、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生产力水平跃迁使得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由“生产力约束人口”

发展为“生产力关系约束人口”，生产力水平制约下的人口周期性增长和衰减转变为人口与生产力相

互影响，即人口与生产力之间产生结构性的互动。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人口素质成为影响生产力发

展的重要因素，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将科技、制度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发展成果的过程，形成了人

口与生产力发展的创新性转化关系。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

战略符合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历史性要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基础上，对人口与

生产力互动关系的拓展。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首

要任务，要从营造人口素质创新性转化环境着手，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良性互动。具

体而言，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认识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
（一）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

思想在传统生产力理论基础上，对生产力理论内涵的进一步拓展，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理念在人口与生

产力关系上的统一。人口是劳动过程的起点，也是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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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素质全面提升、现代化人力资源合理分布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从人口要素与生产力

发展的紧密联系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提质增量、优化组合的环

境，进而有助于先进生产力质态形成。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能以优质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与生产资

料优化组合、劳动对象更新升级的方式，推动产生新质生产力。就理论意义而言，这也是对习近平经

济思想蕴含的新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探讨。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过程是

有目的的劳动本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相结合①。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劳动者劳动素质的提

升，还包含劳动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合理分配，以及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的改造，使其适应

人的需要。从人口素质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人口科学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

不断提升技能水平，为生产技术实现质的飞跃进行了量的积累。同时，具备科技创新能力的劳动者更

是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从人力资源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人力资源合理化配置，提高开

发利用效率。人作为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其使用生产工具、利用生产技术能力的强弱，直接决

定了劳动者是否能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以及这一结合能否被有效地应用于劳动对象。将不同类型、不

同水平的人才合理配置到适当的岗位，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在人口总量充裕，资源、环境需求巨大的情况下，

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就对劳动对象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要求传统的资源依赖型产业摆脱

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另一方面，要求以科技资源整合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并带动经济新增长点。
“创新”发展精神推动人口与新质生产力的良性循环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下的劳动者、劳

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内部循环的方式推动人口与新质生产力的良性循环发展，这种循环发展的过程

中体现了“创新”的发展精神。首先，在技术创新直接带来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还体现为劳动力与生

产资料结合方式的创新，技术革命性突破也表现为劳动者正确使用新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的能力。
其次，在劳动素质提升、生产工具更新的情况下，组建新企业组织、使用新技术和新原材料生产符合新

市场需求的新产品，需要发挥“企业家”引导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向新劳动对象的能力，以实现生产要素

创新性配置。这种建立“新生产函数”的方式也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和未来产业诞生。最后，产业深

度转型升级意味着劳动者需要适应新生产模式下更全面的素质要求，而这种新要求又为技术革新提

供人才积累，推动生产力要素进入不断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
综上，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如图 2 所示。
（二）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逻辑

逻辑一：人口总量充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规模效应，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适度人口规模

保障劳动力分工协作，引导资本投资方向创新。
人口总量充裕是指在适度的人口规模下发挥人口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总的来看，人

口规模扩大能够以知识、技能和生产经验积累等形式促进技术创新②，但过快的人口增速也会对资

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③。而适度人口规模则能够减轻资源环境需求压力，为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由投入资源利用型产业转向投入环境保护型产业提供空间。同时，适度人口规模意味着劳动

力供给有保障，现代化生产模式中的分工合作得以实现，生产技术在更加精细化的分工中迭代升级，

从供给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适度人口规模营造多样化市场需求，为产业转型升级指引方向。人口规模效应从需求侧为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方向。一定的人口规模意味着消费规模和需求结构形成，通过市场交易，人口的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02 页。
② Johnson D. G.， “Population， Food， and Knowled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1（1）， pp. 1-14.

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识人口基本演变规律  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管理世界》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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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效应会向生产者传递市场信息，从而引导生产行为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在人的需求和消费互相促

进的过程中，人口规模为经济发展持续供能，营造生产力创新发展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具

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①。适度的人口规模为我国营造了体量

庞大、种类繁多的市场需求环境。人口规模效应表现为以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的途径引导产业创新

产品种类、拓宽主营业务，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在与市场需求的互动中变更，进而通过产业深度转

型升级的方式实现生产力发展。

逻辑二：人口素质优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创新效应，保障技术创新人才储备。
人口素质提高为生产技术创新提供研发型人才。人口素质优良是指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

质、思想道德素质综合水平较高。人口质量和劳动力素质提高不仅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更重要

的是为技术创新奠定基础，提升创新能力，从而带来生产力的根本性发展。目前，我国拥有完善的现

代化教育体系，全国受高等教育人口已达到 2. 4 亿，人力资源体量庞大，各类研发型人才总量更是位

居世界首位。研发人才优势是实现生产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基础，科研人员从生产技术开发、生产工具

更新等方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量。
人口素质提高为生产技术创新提供应用型人才。人口素质提升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还表现为劳

动者应用新技术从事生产的能力。技术创新只有投入生产才能作用于经济发展，这一环节离不开劳

动者的劳动参与。在劳动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环境下，生产力发展对一线劳动者的专业学习和实践应

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高水平应用型人才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新需求。高素质应用型劳动者能够更高

效地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并在使用过程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以实践的方式检验技术创新成果，为下

一次技术突破累积经验。
逻辑三：人口结构优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释放结构红利，更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
平衡年龄结构缓解老龄化效应，激活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力。人口结构优化要平衡人口年龄和性

①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 6页。

图 2　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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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结构。从年龄结构来看，其与创新的关系为“倒 U 型”①，即老龄人口比重过高不利于生产创新。这

一点体现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对年轻劳动力的影响上，一方面，技术、知识随着年龄增长的累积有助于

创新，但这种情况是以高技术水平人口老龄化为前提，低技术水平人口老龄化对创新反而起阻碍作

用②。另一方面，老年人在企业中的比重高使得新技术应用更加困难③，而较为年轻的企业家更愿意

承担风险并接受创新，老一辈在企业中掌握话语体系不利于年轻人发挥创造力，有碍年轻人创业活

力。因此，优化人口年龄结构能够激活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的年轻人力资本活力，为生产要素创新性

配置供能。
平衡性别结构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为生产要素创新配置提供更多选择。从性别结构来看，人

口性别比例失衡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充足的劳动力是生产资料创新配置的前提。此外，性别

偏好不仅不利于维持生产的劳动力供应，还会形成消极的社会舆论导向。近年来，我国人口性别失衡

已有改善趋势，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性别红利优势也开始显现。针对女性的就业参与和生育支持政

策使得更多女性劳动力能够进入生产环节，为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总之，平衡性别结

构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人力资本。
逻辑四：人口分布合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集聚效应，提高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效率。
人口集聚扩大市场规模，降低生产要素配置成本。分布合理是指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分布符

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成为人口发展趋势，人口流动范围

收缩且主要向城市集聚④。截至 2020 年，我国城镇人口呈持续增加态势，且未来仍将保持这一趋势。
如此规模的人口集聚将带动城市消费需求，扩大城市地区市场规模，降低企业组织生产和市场交易的

成本，使企业能够更迅速地获取市场动态，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城市创新集聚水平⑤。
人口集聚打破流通壁垒，促进人才要素向高新技术产业集中。从空间上来看，人口集聚能够促进

地区内的人力资本积累⑥，这种集聚效应减少了企业进行人才匹配的成本，实现了人才要素向高新技

术产业集中的区域流动。人力资本以人口向城市集聚的方式进行配置有助于生产要素跨越空间流动

壁垒，提高生产要素配置范围⑦。根据不同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分布情况，合理规划人才布局，能够

更有效地实现劳动力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空间上的配置，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人口集聚助力产业分工协作，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人口集聚反映出城市空间的集聚，表现为

劳动力和产业的集聚，并以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⑧。通过产业在城市内部的集聚，企业

能够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结成合作关系，为更精细化的专业分工提供可能。专业化分工使企业能够集

中资源投入主营业务的研发创新，提升行业竞争力。在形成区域产业发展比较优势以后，企业从上游

企业获取的资源更加专业，产业链供应质量提高，各产业内部及产业之间能够建立更深入的协作关

系⑨。在产业分工协作的过程中，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也实现了区域内的配置和协调，劳动力、劳动

者和劳动资料的配置效率整体提升。

① Schneider L.， “Age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ness： A Linked Employer-employee Analysis”， Zeitschrift für 

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 2008， 33， pp. 37-54.

② 李竞博、高瑗：《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③ Bertschek I.， Meyer J.， “Do Older Workers Lower IT-enabled Productiv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Germany”，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2009， 229（2-3）， pp. 327-342.

④ 王晓峰、刘华伟：《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理论意蕴、支撑要素与实践路径》，《人口研究》2023 年第 5 期。
⑤ 赵星、王林辉：《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经济学家》2020 年第 9 期。
⑥ Black D.， Henderson V.，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2）， pp. 252-284.

⑦ 原倩：《城市群是否能够促进城市发展》，《世界经济》2016 年第 9 期。
⑧ 孙浦阳、武力超、张伯伟：《空间集聚是否总能促进经济增长：不同假定条件下的思考》，《世界经济》2011 年第 10 期。
⑨ 蔡庆丰、王仕捷、刘昊等：《城市群人口集聚促进域内企业创新吗》，《中国工业经济》202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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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逻辑如图 3 所示。

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价值在于，人口发展目标与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手段和基

本内涵相互契合。以总量充裕、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为目标的人口高质量发展，通过规模效

应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通过创新效应保障科技创新动力、通过结构红利促进生产要素组合效率跃

升、通过集聚效应优化要素空间配置等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实践思路。在实践逻辑的指导

下，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可以从系统性观念谋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有效劳

动供给、市场需求引领几个方面展开具体措施。
（一）以系统性理念统筹谋划人口高质量发展

首先，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维护人口安全。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是以“大人口观”统筹谋划人口问题、维护人口安

全底线的方法论指导。在系统性观念指导下，要将人口问题看作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紧密相

关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把人口问题作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出发点，发挥劳动者在推进

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巨大潜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对未来我国“少子

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新常态，正确看待人口规模缩减现象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出路。一方面，人

口减量发展蕴含着绿色经济新机遇，适度人口规模将减轻资源环境消耗的压力，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提供契机；另一方面，人口转变新趋势下我国仍保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时需求侧消费升级引发

的现代化产业结构转型也将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其次，维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以维持适

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为前提，要将人口工作重心由关注数量转变为提高生育支持质量，降低生育、

养育、教育中的成本，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支持政策涵盖住房、就业、教育、保险等诸多方面，

图 3　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实践逻辑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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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建立起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以医疗、教育、经济各方面资源投入提高生育政策扶持

力度，让育龄家庭既“敢生”也“愿生”。具体来说，一是要以覆盖范围更广的生育保险、婴幼儿医疗保

险以及生殖辅助医疗服务补贴保障孕产妇生育权益。二是要给予父母双方育儿假期，尤其是落实父

亲陪产假；给予孕产妇孕期津贴补助，做好产后岗位安置，维护女性劳动权益；鼓励社区托育发展、

幼儿园教育资源下沉，通过开设托育班等方式，降低育龄妇女养育负担。三是要积极落实“双减”政

策，推进学校教育“减量增质”，积极开展德育、体育、美育培养，缓解家庭教育担忧，减少额外教育

成本。
（二）以全素质理念转变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其一，扩展素质教育培养方向，兼顾各类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全面提高人口教育素质，推动人

口高质量发展要依靠科教兴国战略部署，打造教育、科技、人才强国。这要求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人才

培养模式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求，重视培育产业所需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中，应拓展人才培养目标，提高对现代化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培育一批能够适应数字化生产场景的

高水平技术型人才，加快数字要素赋能生产力发展进程。同时，要拓宽人才培养环境，鼓励人才教育

市场化发展，丰富在职教育、继续教育、专业技能培训途径，向劳动者提供更便利的人力资本投资渠

道，实现人口素质全面发展。
其二，加快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创新，全面提升人口健康素质。人口健康素质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

人力资本，是劳动力质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应从个体生命起点的生育质量开始，

关注人口健康素质，对婴幼儿出生时的生理性表现和成长发育初期的身体发育、运动能力、语言表达、

社交情绪等功能性表现予以同样的重视，完善新生儿健康筛查测度标准①。从生命历程初期开始防

治婴幼儿生理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人口健康素质打下良好基础②，持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
通过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创新，转变医疗卫生服务理念，改治病为防病。以健康档案管理、疾病预防知

识普及、人口健康状况监测等措施实现“上医治未病”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此外，还应将社会心理健

康服务纳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尤其要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通过学校定期心理健康测评、专职

教师心理疏导、向家庭宣传正确教育理念、提供心理援助服务、打造社区协同社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

服务模式等方式，联动学校、家庭、社区单位，共同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发展。
（三）以保民生理念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第一，支持年轻劳动力创业就业，促进年轻劳动力资源进入生产要素配置过程。就业是民生之

本，通过按劳分配的方式能够实现生产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追求，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坚持就业优先，要重点改善年轻劳动力就业参与状况，鼓励年轻人通过就业或创业的形式

进入生产过程。挖掘青年群体在数字经济、信息化技术应用、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潜力③，为生产

要素配置提供新动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尤其要重视外来劳动力市民化问题。保证流动人口享

受与本地市民同等条件的就业岗位，保障劳动者权益，改善流动人口城市生活条件，提高流动人口居

留意愿，让流动人口“进得来，留下来”，消除流动人口在城市地区稳定工作生活的准入门槛。同时，对

流动人口问题的关注要延伸至其后代的发展方面，以“全生命周期”理念为流动人口二代家庭提供随

迁落户、随迁子女入学、成年流动人口二代技能培训等系统性的养育支持④。
第二，保障劳动参与性别平等，释放女性劳动力要素投入潜力。激活劳动力市场活力还应消除性

别歧视，保障男女享受平等就业条件。要通过立法形式建立针对女性的就业支持体系，重点关注女性

① 石智雷、滕聪波：《三孩政策下生育质量研究》，《人口学刊》2023 年第 5 期。
② 原新：《全面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厚植人口综合竞争力》，《中国人口科学》2023 年第 4 期。
③ 王晓峰、刘华伟：《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理论意蕴、支撑要素与实践路径》，《人口研究》2023 年第 5 期。
④ 石智雷、王璋、邵玺等：《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问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23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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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孕期和产后的就业权益保障。女性生育权益与就业权益冲突的关键在于企业用工成本负担，延长产

假、生育津贴和孕期岗位调整的隐性成本应获得政府财政支持，并纳入生育保险支持体系，多渠道分

担企业用工成本，形成全面的生育保障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其在实施过

程中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效果。以延长产假政策为例，原本旨在保护弱势群体的产假政策虽然增加了

流动女性生育意愿，但同时也加剧了她们的失业风险。这一政策导致了流动女性群体内部的社会分

化：越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女性，越容易受到延长产假带来的就业歧视①。因此，保障女性享受平等

的劳动参与权利，应当重点关注女性“工作-家庭”生活情景，打造符合各类女性群体的定制化福利措

施。对于因生育失业和陷入经济困难的女性，要提供社会救助和返岗培训支持服务，减轻母职惩罚对

女性职业地位的负面影响。
第三，加快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优化城镇化发展格局。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要依托人口分布变

化趋势，以中心城市人口集聚效应辐射周边，联动城市群之间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城镇、产业“双

集中”发展模式，打造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依照各城市人口分布特

征和集聚规模，在城市规划布局中进行片区分类开发，加快主城区优质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承载能力

提升，优化功能区建设用地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完善新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建设城

市群际交通网络体系，畅通生产要素跨区域流通。发展城际交通运输网络体系，以主城为中心覆盖联

通各个新城、城市群的立体交通圈，降低不同城市企业间联合协作成本，打破人才要素、生产资料区域

流动壁垒。以“一小时通勤圈”“15 分钟生活圈”交通环境建设，增加区域空间可及性，发挥中心城市重

要经济增长极作用，推动中心城市创新发展能力向邻近区域扩散，提高区域协同创新能力。
第四，丰富人才落户待遇内容，巩固城市群人才集聚效果。城市发展的关键是人才，人才集聚会

带动资本、技术、需求等多要素集中，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孕育潜在动能。为吸引人才落户，目前各

地均已放宽户籍制度限制；要进一步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还需探索多样化的优惠补贴政策。一是满

足人才落户住房需求，通过保障性租赁房、青年人才公寓建设满足青年群体临时住房需求；同时向有

能力购房的群体提供购房优惠补贴、购房券，帮助人才扎根城市。二是满足家庭发展需求，为高层次

人才解决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问题，提高城市宜居水平，提供人才引进的配套家庭服务，增强落户幸

福感、满足感，形成人才与城市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局面。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o Cultiv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Shi Zhilei1 Peng Ruicheng2 Wang Zhang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P.R.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run into a historical crossroads of demographic shifts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At the forefront of societ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a pressing concern arises： 
how can we attain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garding the pop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as our conceptual cornerstone，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such relationship across various societal and historical epochs.  

① 石智雷、王璋：《延长产假对流动女性“生育—失业”的影响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社会》202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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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ly， we propose three distinct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pre-industrial era， the population trends oscillated within a growth-decline cycl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pop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teract structurally； and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demographic factors emerges as a key driver of productive 
growth. .  Guided by this theoretical logic，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high-
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s a framework aimed at fostering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the enhancement of population quality.  Utilizing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undamental essence of both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reby formulating a practical logic.  Specifically，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erves as a robust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 scale effect of a large 
population base steers the trajectory of emerging industries， while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a skilled 
and competent populace ensures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he 
structural dividend yielded by an optimized population structure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factor combinations， propelling leapfrog growth.  Finally， the concentration effect brought about by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fosters the optimal spati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corporating practical logic， this paper distills thre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for implementing concrete 
pathways： the principles of systemic coherence， comprehensive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people-
oriented development.  These principles serve as guiding lights for specific initiatives aimed at 
advancing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fostering new productive forces.  Emphasiz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people” as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in fostering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role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ligning with the evolving demands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new developmental phase.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novation-driven；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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